
! ! ! !本月 !"日，杭州小百花越剧团“庆生之
作”《二泉映月》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这部已
在杭州首演过的作品，赢得掌声一片，场场爆
满，许多观众站着看完了整场戏，觉得“值”。

这是导演郭小男的又一次越剧创新之
作，当然，他的每部作品都在创新。在去年十
月举办的郭小男导演艺术国际研讨会上，曾
有评论家这样说：你永远不要担心他下部戏
会重复自己。
《二泉映月》深深地反映了郭小男在戏剧

里的执着追求，他企图改变传统戏剧观众的
审美习惯和欣赏习惯。中国传统戏剧里表达
的仁孝义、真善美，是观众看戏时的习惯心态
和心理诉求。但郭小男导演的戏剧，从来都不
满足于给观众传统的忠孝节义、儿女情长，从
《孔乙己》开始，到后来的《秀才与刽子手》《江
南好人》和《二泉映月》。
他每部戏里都包涵了人性的主题，他希

望观众不仅仅是看戏，而是要思考戏剧与人
类社会的关系。有人说，他的戏不通达到人性

最深刻的层面，他肯定不会罢手。
《二泉映月》中，阿炳知道了自己是一个

私生子后，痛不欲生，自甘堕落，开始沉溺青
楼，沾染恶习，导致双目失明。在一个女人的
陪伴下，历经苦难岁月，最终在自我救赎、灵
魂升华的过程中由心底流淌出绝世之作的
《二泉映月》。

有人说，这是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戏
吧？在传统的观念看来，阿炳的迷失和堕落不
合情理———不就是个私生子吗？如果不从戏剧
的深度着眼，或者不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人
性，是无法理解编导的深刻用心的。
“私生子的身份，使得阿炳对自我认同产

生了强烈的质疑和扭曲，无法给自己解释而
选择沉沦和放逐人生，这就是可以发酵出戏
剧张力的命题根本。阿炳以其艺术家敏感的
灵魂和神经，表达着对生命本原的强烈追寻
和渴求，一首悠悠传世的《二泉映月》，正是阿
炳对生命价值的娓娓述说，是琴弦上完成的
一次与母亲的倾诉与拥抱……”

! ! ! !他对戏剧的创新改革很早便已开始。!##$
年，郭小男 $%岁。当年的上海淮剧团金龙扮演
者何双林，如今还清晰记得，那时淮剧举步维
艰，突然出现一个年轻导演要来排戏。
“他就站在剧团的排练场里说，我要让你

们看到，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演戏。”
那就是传说中的一部戏救活了一个剧

种，至今让上海戏剧界引为自豪的淮剧《金龙
与蜉蝣》，也是郭小男的成名之作。这部戏拿
奖无数，夺得戏剧界全部国家级大奖。二十余
年来，这部戏从未改过，老一辈的演员退去，
新一代演员起来，还是用原来的方法在演。
&'!!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金龙与蜉蝣》
是第一个被德国汉堡大剧院和美国芝加哥中
国文化协会签约去演出的艺术作品。
另一部话剧，(''%年的《秀才与刽子手》，

戏剧理论家廖奔先生评论说这部戏足以进入
世界民族戏剧创造的成功之林。韩国学者吴
秀卿教授说，“我们就等待着，终于看到了《秀
才与刽子手》，很多韩国观众和评论家一下子

对中国现代戏剧另眼看待。因为北京人艺的
写实主义戏剧，我们看了不少，但是真正具有
现代性的舞台剧，还是头一次来到韩国。”
在这部被称作“黑色幽默”话剧的作品

中，)#'"年，秀才和刽子手一起失业，两个被
制度严重扭曲的人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最
后秀才成了屠夫，而刽子手戴上眼镜，看起了
唱本。郭小男用该手段来表现戏剧冲突：舞台
上除三个主演外，其他人全部不露真容，而是
戴上面具，换了面具就是另外一个人。
极具象征意义的面具代表了死死缠裹在

人身身体的制度与规范。在道具的运用上，这
部戏的舞美设计黄楷夫说，郭小男最绝的一
个创意，就是用活了一张张普通的长条凳，它
既是构建戏剧舞台环境的道具，又是人物身
份地位的象征，也是人物关系转折的意向表
达，长条凳作为最具有中国民间性的物什，在
该剧中被赋予了“以简寓繁”的多重使命和意
义，说白了，这就是东方写意戏剧手段在话剧
中“堪称神来之笔”的运用。

! ! ! !讲郭小男，总脱不开茅威涛，这对夫妻
!##*年相识，(+年相伴相知。“他与我，那就
好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茅威涛
常常如此玩笑而又如此认真地形容自己与郭
小男的关系。
“茅老师说，作为一个演员，要达到郭导

希望到达的那个高度，是很痛苦，但她又是幸
运甚至幸福的，正因为有了导演这种炼狱般
的千锤百炼，才有了舞台上一个个生动、厚重
又绝不相同的人物。”
《二泉映月》杭州首映后，有人认为茅威

涛演的阿炳可以再多一些小人物的卑微，少

一些艺术家的潇洒。郭小男赞同这个观点。
茅说：“唉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郭说：“我怕你压力太大。”
《二泉映月》仅排练了一个多月，且要茅

威涛又一次完成“以美饰丑”这样的艺术命
题，郭小男说，对她来说，这是一个“看不见的
战场”，她最折磨，但又要冲过去，压力极大。
再狠心的导演也会心疼演员。
郭小男从第一次见到茅威涛，就对她的表

演直率地提出了改变、创新的意见，('年来，夫
妻俩共同在这条创新的道路上不懈地努力着。
“要想用一种新的戏剧观念来引领观众，

改变他们的接受习惯和接受美学，引领到导
演为之营造的状态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但他充满信心，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戏剧一定
是面向未来的”。

那天讲座之后，他说：“台下的老年观众，
看我的戏也看了十几年了，跟着我的叛逆也
十几年了，这说明观众自身的观剧观念也在
变化。”他更高兴的是，观众席上一半是年轻
人，这是他的愿望，让年轻人能在剧场里坐下
来，看中国的传统戏剧，体会他在剧中所表达
的戏剧理念和美学意义，“中国戏剧的未来，
在这些年轻人身上。”郭小男如是说。

责任编辑∶范 洁 视觉设计∶戴佳嘉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A82014年7月6日 星期日

一周新闻人物

郭小男：戏剧一定是面向未来的
本报记者 姜燕

! ! ! !越剧《孔乙己》，让潇洒儒雅、扮相漂亮著
称的茅威涛剃了光头，他改变了茅威涛，也彻
底改变了越剧。从这部戏起，小百花的越剧打
破了“一生一旦，莺莺燕燕”的儿女情长，拥有
了宽广宏大的家国情怀，引入富有人文色彩
的社会角色，开始凸显郭小男戏剧理想中的
人文关怀与艺术张力。
“茅威涛当时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俊俏小

生，像陆游、张生，把头发剃光，戴上辫子，那
等于自毁形象。而且题材是鲁迅的作品，原来
越剧里的郞情妾意突然间没有了，变成了家
国意义，这在当时是对越剧的一次革命。”此
剧一出，一片哗然。

“但是，越剧泰斗袁雪芬老师大力支持，
认为它的革新意义不亚于她当年主演的根据
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

有评价称，这部戏让越剧有了题材的突
破和精神内涵上的拓展，开始了从一个地方
戏曲到更大剧种的突围。

虽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郭小男说“创新、
创新再创新，谁不创新谁就死”，要最大限度
地把各个年龄段的人吸引到越剧剧场中来，
但他的每一出戏都没有完全脱离越剧本身的
底色。

,月 -日晚，他在上海大剧院举办了一场
讲座，他发现，到场的听众中以老年观众居

多，“他们是冲着越剧来的，冲着小百花来的，
这个情缘不能伤害。”所以，在《二泉映月》里，
他设计了董催弟的角色。只是，在传统越剧
里，这个女子也许是个书生日思夜想的女孩
子，而在阿炳的生命里，董催弟不仅是一个爱
人，还是知己、是母亲，一个凝聚了多重身份
意义的人。
“在剧中，观众会看到这样的场面，董催

弟抱着二胡在前面走，阿炳牵着她的衣角在
后面跟着，盲人棍在地面上‘笃笃笃’地点，他
们长长的背影投在舞台上，诗化中的凄美，特
别感人。这当中，既有越剧本身的儿女情长，
更有人性的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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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著名话剧、戏剧导演，曾
以一部戏救活一个剧种，有多部作
品被戏剧理论家认为是“这部戏足
以进入世界民族戏剧创造的成功
之林”。

他对中国戏剧有着不可磨灭
的贡献，最大的贡献是对越剧和
“小百花”。今年是杭州小百花越
剧团成立三十周年，近二十年来
的创新与突围，离不开他。

他是小百花的“第一家属”，
当他的妻子、小百花越剧团团长
茅威涛出现时，他总是习惯性地
后退半步，因为她是演员，他是导
演；她是“前锋”，而他是“后盾”。

在为人上，他是谦逊的，
但在戏剧上，他永远充满自
信。他说：“我不相信观众不
看好戏，只求守旧，一定是
导演没拿出好戏去征服和
赢得他们。”

“永远不要担心他会重复自己”

“一部足以进入世界民族戏剧之林的作品”

“用一种新的戏剧观念引领观众”

他每一出戏都没有脱离越剧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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